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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遍地洗脑班看中共的罪恶（二）











我曾是一个癌症病人，身患乳腺癌和多种疾病，做过多次手术，满身都是刀疤，最后医生给我判了死刑，说我最多还能活3－5个月，只能回家等死。


那时是1999年初。我当时非常痛苦，很不甘心，我还这么年轻，怎么就要死了呢？无奈之下我抱着一线希望给中央电视台写了一封信咨询，很快就收到回信并建议我：炼法轮功。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法轮功，到处打听终于找到了，从此我走上了修炼法轮功的路。


在我开始炼功的第三天，我的身体就得到了清理，大量的鼻涕、眼泪、痰不停地流、吐，真是翻肠倒肚，吐的东西又脏又臭又恶心。开始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一同炼法轮功的功友告诉我：“这是师父给你清理身体，说明师父管你了，是好事。”


从此我就每天到公园炼功，和功友们一起读《转法轮》这本书，我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精神愉快，心情舒畅，气色也很好。认识我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一个快要死的人突然就这么好了呢？人们都问我是哪个医院医好的？吃的什么药？我如实告诉他们：“我哪个医院也没去，什么药也没吃，就是炼法轮功炼好的。”大家都为我高兴。


正在这时候，1999年7月22日电视媒体开始铺天盖地攻击诽谤法轮功。我百思不得其解：我炼法轮功是中央电视台推荐的，它怎么就自己否定自己，出尔反尔了呢？我才炼了几个月身体就起了这么大的变化，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让炼了呢？我非常痛苦，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眼泪流个不停。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决定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反映我的心声和真实情况……


到今天已经十几年过去了，在这期间，因为我坚持修炼法轮功，中共不法人员多次非法抓捕我、迫害我，还冤判我五年徒刑，但是曾被医院判了死刑的我依然健康地活着。我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








酷刑演示：打毒针（绘画）





发生在四十多年前的“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很多人为之感动，如今还以动画片和儿歌等形式流传着。当时在内蒙古年仅9岁的玉荣和11岁的姐姐龙梅在为生产队放羊时遭遇暴风雪，两人始终追赶羊群，从中午开始一直到第二天。姐妹俩整整奋斗了20多个小时直至晕倒在雪地里。因为严重冻伤，二人都做了不同程度的截肢。由于她们的英勇事迹，被誉为“草原英雄小姐妹”。


可是，是谁发现救了她们呢？那时的报道说是一名铁路工人。四十多年后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做过一档访谈节目，题目是《草原英雄小姐妹背后的英雄》。该节目披露了真正的救人者。其实救命恩人是右派分子哈斯朝禄和他的儿子那仁满都拉。按照那时的逻辑，人民的敌人决不能和小英雄沾边。虽然是他们救了草原英雄小姐妹宝贵的生命，但他没有资格被宣传。更可悲的是在以后的宣传中，救命恩人反被塑造成了“反革命分子”、“偷羊贼”、“坏分子牧主”等形象。


因为党的需要，救命恩人成了“偷羊贼”。同样因为党拥有整个国家的财产，人民的生命在“集体”的财产面前，就比几头羊羔还要贱。为之而献身的人便被党树立起来，号召全国人民向他们学习。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知名和不知名的英雄人物，比如在水灾来临时，竟有战士们跳下去用肉体保护大堤……


其实“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故事里还有一个被人忽略的细节，就是为什么是两个小孩在大冬天为生产队放羊，而且走失了一天？中国问题研究学者陈弘莘曾公开指出，实际情况是龙梅和玉荣两姐妹的父亲跑去喝酒，把羊群交由姐妹俩照看，结果造成了孩子被冻残的悲剧。这个人间悲剧却因为中共宣传的需要，摇身一变成了小姐妹在风雪中勇救公社羊群的“英雄事迹”。


有人说，这些陈年烂谷子还提它有什么意思。其实，翻开中共的历史，谎言无处不在，受害者有两方面，一是侵犯了人们的知情权，让人是非不分，做出落井下石的事；二是那些被谎言诬陷的所谓“坏分子”被无辜迫害。时至今日，对法轮功的迫害仍是如此。比如，一提法轮功，有人就想到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其实，央视“焦点访谈”播出的漏洞百出的“天安门”自焚伪案，正是中共出于政治需要，是对法轮功抹黑宣传。这种宣传掀起了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在“自焚”伪案推出后，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人数明显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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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国会举行声援在中国受到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听证会








酷刑演示：电棍电击











【明慧网】我是个80后的女孩，从小生活在一个吵吵闹闹、打斗不休的家庭。我幼小的心灵伤痕累累，感到人生迷茫、无望。





走向堕落


在恐惧与不安中长大的我，性情暴躁，厌恶人生、厌恶这个世界。16岁那年，我离开家到青岛打工，心灵的束缚一下子解脱了，随心所欲，沾染了很多恶习，大把的花钱，为了找刺激，每天喝酒、赌博，用“玩世不恭”来形容都不够……。


清醒时，也知道我的人生不该这样走下去，很后悔堕落到这一步，可想回头又回不了，就这么醉生梦死地混着。





改邪归正  绝处逢生


不知不觉到了婚嫁年龄，经同学介绍我认识了现在的丈夫。交往中，知道他的父母都修炼法轮功。那时候受中共宣传的影响，心里对法轮功很抵触，就想，结婚后一定要改变他们，不能让他们再炼。


婚后，为了保住这个婚姻，以前的恶习似乎收敛了，但想完全改掉，根本做不到，稍不如意就“旧病复发”，毒瘾还时常侵袭着我。婆家因刚买了房，经济不宽裕。我却在很短时间就把娘家陪嫁的几万元钱挥霍一空。


和公婆一起生活时日长了，观察到公婆完全不是电视、报纸宣传的那样啊，他们勤劳、善良，善待与其接触的每一个人，我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感到很温暖。


我怀孕的时候，婆家经济仍不宽裕，婆婆穿的秋裤补了又补，可她千方百计地给我买好吃的，甚至买来海参给我补养身体。然而，不管他们对我怎么好，我满脑子装的都是电视里中共对法轮功妖魔化的宣传画面，他们对我讲法轮功真相我也不相信。


正值甲型流感盛行时期，报纸刚报道一患甲型流感的产妇，生完孩子就死了。我的孩子也出生了。产后我高烧不退、双肺发炎，一直住院治疗，仍不见好转，眼看着针都没处扎了，奄奄一息的我吸着氧气，看着刚出生的孩子，我觉得我已濒临死亡，好可怕……


婆婆心疼地教我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说能得到神佛的护佑，我依然摇头。这时，一位眉清目秀的年轻护士走过来（后来才知道她已四十多岁了），面带微笑，我听到她温柔地说：“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对你恢复健康真的有帮助。”我很吃惊，看着她，想：她怎么也这么说？难道婆婆说的是真的？法轮功是佛法？是中共在诬陷法轮功？为什么这么多年他们顶着严酷的打压始终不放弃呢？为什么……


求生的欲望让我决定听一次护士的话，把自己心里的那个法轮功放下，先诚心诚意地念念那九个字看看。于是就一遍接一遍地真诚地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从下午默念到晚上，念着念着我睡着了。


神奇的是，一觉醒来，我居然全身不难受了，喘气也顺畅了，危险的症状全消失了！我的身体很快康复了。我的内心受到很大的震撼，原来婆婆说的都是真的啊！可我还是困惑：“法轮功为什么会这么神奇呢？”


我迫切想了解法轮功，焦急出院回家。回家后，我立即捧起了《转法轮》。


我一句句地看了起来。书中那些博大、精深的内涵我第一次接触到，太好了！接下来，我感到我的身体里有东西在转，到处转动，越来越强烈。婆婆说：“是师父给你下法轮了。”这太让我惊讶了，我哭了……


多少年来无神论的禁锢、中共对大法抹黑的宣传，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从那天起，我真正地走入了大法修炼，按照师父教导的“真、善、忍”做人，戒掉了以前种种不良习惯。我懂得了人生的意义，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心里感到从未有过的踏实和幸福。每次回娘家，我都会给爸、妈讲述大法的美好。他们看到我的变化，自然由衷地高兴。





大法挽救了我的家


就在孩子两岁多的时候，我的婚姻亮起了红灯——丈夫有了外遇。婆婆先知道的。婆婆想到我也是修炼人，就没有瞒我。我和公婆一起切磋，我们互相提醒要善解冤怨。


在百忙之中，我放下水果店的生意，鼓起勇气，约了丈夫及那个女孩一起吃饭。我讲传统文化中的善恶因果，劝他们改邪归正、做个好人。谁知那个女孩说：“我们愿意一起下地狱。”我没有为其所动。


丈夫每天和那个女孩鬼混着，我心生慈悲，真心为了他们未来着想。有一天，我买了四十多元一斤的大枣去看望那个女孩，再一次和她畅谈。她被感动了，对我丈夫说：“你找了个好媳妇，你的父母太好了！”她坚决要离开我丈夫，劝他回家好好过日子，她不会再担当那种不光彩的角色。


大法使我们这个五口之家重回美满！我无法表达对师尊的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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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央视播放的“自焚”录像中，王进东面部烧坏，腿上的棉衣烧烂，但他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易着火的头发也还完整。警察拎着灭火毯在一旁等待，直到王进东对镜头喊完“口号”才把毯子盖上。这到底是“自焚”还是“演戏”？








（明慧网通讯员大陆综合报道）





全面迫害时


洗脑班是中共犯罪的主要黑窝


听到法轮功学员劝善，中共恶徒莫光利却对值班人员说：“小伙子们，给我往死里整！”直到把法轮功学员打得血肉模糊昏死过去。恶徒们还趁机敲诈勒索高额罚款，不交就一直关押、奴役、酷刑折磨，甚至送劳教、判刑、迫害致死。


据了解，在迫害后的短时间内，桃墟镇一千多名法轮功学员被强迫罚款至少106.7万元（不包括被非法抄家的物品）。桃墟镇恶党政府的这一暴行，却得到蒙阴县委、临沂市委的重视与“表扬”，在全县各乡镇进行推广和效仿。


2000年7月，山东沂水县恶徒何法江为了给各街道办施加压力，将各村、街的法轮功学员集中在各自村、街施加新一轮的迫害。茶庵街恶徒何法举先将本村八位法轮功学员（四男、四女）集中关押在茶庵街大队值班室里。男女被迫关在一个房间里和衣而睡。


第二天下午，何法举又命令刘本强和值班人员将八位法轮功学员全部撵到法轮功学员苏纪香家里，吃喝拉撒睡都集中在她家里，对其整个家庭进行迫害，办起了“家庭洗脑班”，不论男女都睡在一个房间里，没有隔墙，就连值班人员也睡在同一房间里，以达到对法轮功学员的精神上的摧残和侮辱。当苏纪香的丈夫提出抗议时，遭到恶人刘本强、杨得成的恐吓威胁。


中秋节前三天，恶人何法举领着县公安局政保科的王景文、张建平、张其国、尤某某等恶警到苏纪香家里。当场宣读对法轮功学员苏莉的劳教判决书，随即将苏莉绑架到济南女子劳教所劳教三年。


而剩下的法轮功学员被恶人李宏伟、刘本强等看押的更严了，一日三餐，不让吃全。恶人刘本强说如果做饭就把炉子拆毁，锅砸烂，直到天黑了，才叫出去买点东西吃。法轮功学员就这样在饥饿中凄凉的度过中秋节。后来何法举命令值班人员强制法轮功学员扫大街。





转入地下时


洗脑班成了迫害中间站


迫害善良不得人心，随着法轮功学员广传真相，中共邪党不断受到国际社会的正义谴责，江氏流氓集团便将迫害转向地下，外松内紧。同时把大批法轮功学员秘密非法劳教、判刑。在非法劳教、判刑前，一般先将法轮功学员劫持到洗脑班酷刑转化，讹诈钱财，逼迫妥协，达不到这个邪恶目的，就非法劳教或判刑加害。在这个阶段，洗脑班成了中共迫害的中间站。


钱法君，男，临沂市临港区壮岗镇东演马村民，法轮功遭迫害后，钱法君进京鸣冤，遭到演马乡派出所恶警徐恒年、韩金城、马宗涛、卢修田等人的残酷折磨，致其伤痕累累。钱法君曾三次被非法劳教，遭到狱警李公明、岳林镇、杨澎等十几种酷刑摧残：“钢针刺腿” 、“吊铐”、“熬鹰”、“罚面壁”、“蹲禁闭室”、 “拳打脚踢”、“严管迫害”、绑“十字架”、“强制做奴工”、“警棍电击”等。


2011年9月23日，在家中忙秋收的钱法君又被伺机迫害的中共恶徒绑架到临沂市洗脑班，遭洗脑班头目苏伟等野蛮灌食，后被恶徒马宗涛、恶警彭学忠、李洪森等第三次投进山东第二男子劳教所迫害。


在劳教所恶警王新江、罗光荣等的密谋下，钱法君遭到张姓狱医（警号：3731063）等长期野蛮灌食摧残，奄奄一息时，恶徒在医院实施所谓“抢救”，从他右脚处输注不明药物后，将他暂时放回家。


钱法君回家后不明药物开始发作，导致他右脚部位深度溃烂流脓，后来发展到四肢不灵，吃喝拉撒全靠护理，连起床的能力都没有。


2013年4月17日晚9点，钱法君含冤去世，时年47岁。


吕震，男，1976年7月25日出生，蒙阴县蒙阴镇西儒来村人，重庆大学国际金融专业学生，品学兼优。中共迫害法轮大法后，吕震与重庆大学的法轮功学员们毅然多次去北京维护大法。随即遭到重庆大学及当地警察的迫害，被关进洗脑班，被学校非法开除，后被劫持到重庆西山坪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遭到酷刑摧残，同时重庆大学不法人员停发了他的学士学位。


出狱后，吕震被学校遣送回蒙阴，但蒙阴不法人员拒绝接收，从此吕震户口没有着落。当地“六一零”恶徒的指使村里在喇叭上天天喊，不叫村民跟他接触，其家人为此承受了极大压力，吕震只好离家。


2004年3月，吕震在蒙阴镇赵峪被恶警绑架，先后被关进蒙阴看守所、临沂市洗脑班进行迫害，后又转到蒙阴县看守所折磨数月。


2004年12月，蒙阴县“六一零”操控蒙阴县法院将其诬判十一年，投进山东监狱迫害。2009年6月21日，吕震在山东监狱被恶徒们酷刑摧残致死，年仅33岁。◇











截至2014年2月底，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1.58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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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英雄小姐妹”背后的故事











从基本科学想到的……





原子的大小（约1埃米）等于一厘米的亿分之一。原子核大约只有原子直径的十万分之一（1/100000），大概相当于把一元硬币放在一个飞机场里，活动空间非常大。（插图的电子、质子等都放大了无数倍）所以铀原子的92个电子绕着原子核转也碰不着。但如此巧妙的布局是谁安排的？


世间万物都由粒子构成，而人的眼睛只能看到由分子组合成的物体。比如，石头、土、钢铁、塑料等等都是由原子组合成其相应的分子而构成的。就像氧分子（O2）是2个氧原子（O）构成，葡萄糖分子由6个碳原子＋12个氢原子＋6个氧原子组合而成（分子式C6H12O6）。不同的分子组合成细胞、结晶、化合物等等，变成我们人能够看得见的万物。


然而，那些由比分子更小的粒子所构成的物质与生命，比如神灵等等，人的眼睛就看不见了。而更小更微观的生命形式呢？


有人会说，看不见的我就不信。


有这样一个笑话，说有一个人，用一张网从海里捕鱼，网眼的大小是六英寸，捞了一段时间后，他非常肯定地得出一个结论，说海里没有尺寸小于六英寸的鱼。你觉得他可笑吗？那么，固执地认为“人看不见神，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神”的人是不是犯了和他一样的错误？ 


201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恩勒特教授，被誉为“上帝粒子”之父，但他认为：“上帝粒子很有可能不是宇宙最终粒子。”科学家赫奴克斯说：“每一个新的发现就会带来新的十个无解的问题，我们对物质的了解还很少，还有太多的未知数。”


赫奴克斯又特别指出，“恩勒特只是对宇宙中5%可见物质的发现，还有25%是暗物质，更多的70%是暗能量，是人目前还无法了解的。”（文/山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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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纸：打坐





以色列国会听证会：反对中共活摘器官








世间万物都是由大小不同的粒子构成的，而人的眼睛只能看到由分子组合成的物体。





从 玩世不恭 到 贤妻良母











中央电视台曾建议我炼法轮功








【明慧网】近日，以色列国会举行听证会，谴责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国会副议长表示，犹太人对于制止在中国发生的迫害有着道义上的责任。


据美国《圣地亚哥犹太人世界报》（San Diego Jewish World）2014年2月20日报导，以色列国会副议长默舍•费戈林（Moshe Feiglin）于2月17日在以色列国会自由大厅举行的特别会议上说：“反对在中国发生的反人类罪，这是我们犹太人民的道德责任。” 费戈林在听证会上表示，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在中国的劳教所，他们受到折磨，他们的器官被强行摘取。


听证会上，以色列心脏移植专家杰克伯•拉维（Jacob Lavee）医生曝光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拉维是Sheba医疗中心主任。他列举了中国医生王国齐在美国国会上做证的例子。王国齐当时负责从要被执行枪决的犯人身上摘取器官。犯人的肾、皮肤和眼角膜被摘取后，仍然活着，就被塞进一个尸体袋，最终被送进焚化炉。当时负责监督行刑的警官告诉卫兵：别浪费子弹，他不会活着的。


近两周以来，以色列社会十余家主流媒体连续报道法轮功受迫害和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相关话题。国家电视台i24新闻采访了曾因调查中共迫害法轮功而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电视台主持人在节目前介绍说：法轮功是一种精神修炼方法，于1992年从中国传出。法轮功结合了五套优美的功法和打坐以及道德学说。但是1999年中共当局感到了威胁，开始迫害，把修炼人抓到劳教所里，进行“再教育”。法轮功的理念“真善忍”是“全世界所有人的道德准则”。◇








